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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古斯传》的叙事母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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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史诗《乌古斯传》是以乌古斯部的起源神话为基础，又从古代突厥诸部的各种神话、
传说、故事、歌谣广泛吸取精华而逐渐发展成的。神话为这部史诗提供了素材，也给了史诗夺目

的光彩。在古代突厥神话的丰厚土壤上长成的英雄史诗《乌古斯传》向我们提供了许多重要的神

话主题和线索，可以同包括哈萨克在内的突厥语民族神话、传说材料互为佐证，对包括哈萨克在

内的突厥语各民族文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而且由于它的内容涉及同哈萨克族源相关的某些古代

部落，所以可以为哈萨克神话、传说提供许多弥足珍贵的参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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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古斯传》又汉译为《乌古斯可汗传》、《乌

古斯可汗的传说》
①
。《乌古斯传》是现存为数不多

的古代突厥语民族非宗教文献之一。它是包括维吾

尔、哈萨克、柯尔克孜在内的突厥语民族共同拥有

的古代文化遗产。《乌古斯传》是在古代突厥神话

的丰厚土壤上长成的英雄史诗，它向我们提供了许

多重要的神话主题和线索，而且它的内容涉及同哈

萨克族源相关的某些古代部落，可以为哈萨克神

话、传说提供许多弥足珍贵的参证材料，对哈萨克

文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乌古斯传》记述了英雄乌古斯一生的不平凡

经历和光辉业绩。有关乌古斯的故事在 14 世纪波
斯史学家拉施特的《史集》里也有过记述。不过，

《史集》所述情节既简单，且染有浓烈的伊斯兰教

色彩。《史集》作者拉施特在叙述乌古斯故事的时

候，把乌古斯这位突厥语民族传说中的神奇可汗装

点成了从事伊斯兰教圣战的英雄，并且说所有突厥

各部的祖先本是伊斯兰教先知挪亚的子孙雅弗。拉

施特叙述说，乌古斯诞生三日，一直不肯吃他母亲

的奶，还给他母亲托梦，说是只有当母亲皈依了真

主之后，他才吃母亲的奶。而他的母亲竟冒着可能

被“异教徒”族人诛杀的危险虔诚地皈依了伊斯兰

教，乌古斯这才“抓着母亲的乳房，开始吮奶”。

乌古斯成人之后，先后娶了两个妻子，都因为她们

坚持不皈依真主，乌古斯便拒绝同她们往来。后来，

他又娶了遵从他意愿而信奉真主的女子为妻。乌古

斯还因他的父亲、叔叔及其他亲属们都是“异教徒”

而断绝了同他们的往来，并且同他们刀枪相见，直

至杀死了拒不改信伊斯兰教的父亲。在拉施特笔

下，乌古斯天生就是一个狂热的伊斯兰教信徒，他

为传播伊斯兰教而四处征战[1]。突厥语民族民间的

乌古斯英雄已经被肆意篡改得面目全非了。除《史

集》之外，17世纪中亚史家阿布勒哈孜的《突厥世
系》等著作里也记有乌古斯的传说故事。比较起来，

《突厥世系》所记较为接近回鹘文本《乌古斯传》

的内容。据信，阿布勒哈孜所据原本和巴黎所藏回

鹘文本应共同出自一个更古老的本子。 
《乌古斯传》被认为是一部古老的英雄史诗，

尽管语文学者们在公布它的抄本的时候时常以“传

说”名之，但它所包括的许多重要的神话主题和线

索，可以同哈萨克民间口耳相传的神话材料相互补

充，相互印证。 
有理由认为，史诗英雄最初本不是一个具体的

真实人名，它原本是指“乌古斯部”。《乌古斯传》

也就是以乌古斯部的起源神话为基础，又从古代突

厥诸部的其他各种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广泛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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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精华而逐渐发展成的。神话为这部史诗提供了素

材，也给了史诗夺目的光彩。 
《乌古斯传》现存回鹘文抄本的开头部分首先

叙述了史诗英雄乌古斯的诞生。因为目前仅见的回

鹘文抄本缺首尾部分，所以人们还无从知晓故事是

怎样开始的。不过，根据目前已经掌握的突厥语民

族，其中包括哈萨克英雄史诗具有生活史的特点，

《乌古斯传》的开头部分似乎应该讲述乌古斯的父

母，讲述他们盼子、向神灵求子，神灵允诺他们即

将有一个儿子，甚至向他们暗示了未来英雄的形

象，所以现存抄本开始才有这样的话： 
  人们都说： 

  “愿他就是这样”， 

  这就是他的样子。② 
在这三行之后，抄本上是一个出自三条水纹线

的似兽似畜的图形。在这三行句子之前讲述的可能

依次是无子嗣者受歧视母题和求子母题
③
，当神灵

允诺他们即将有一个儿子之后，因为他们的愿望即

将如愿，所以图形之下便继续叙述说： 
  从此以后他们生活得很愉快。 

学者们说，图画上画的图形是一头公牛[2]。此

说或许有它的道理：一是形似，二是哈萨克民间就

有“牛为水之造化”一说，那图形正与此说相合。

不仅如此，在突厥语民族当中，牛是图腾动物之一。

“北虏之先索国，有泥师都，二妻生四子，一子化

为白鸿，遂委三子，谓曰：‘尔可从古旃。’古旃，

牛也，⋯⋯。”[3]唐代段成式撰《酉阳杂俎》载：黠

戛斯先人“所生之窟，在曲漫山北，自谓上代有神

与牸牛交于此窟。”古老的神话里又说，神牛驭载

着大地
④
。 

但是，故事接下去说到乌古斯诞生时，对于乌

古斯初生时的形象是这样叙述的： 
  这男孩的脸是苍色的， 

  嘴是火红的， 

  眼睛是鲜红的， 

  头发和眉毛是黑的。 

如此说来，那图形画的并不单纯是“牛”的形

象，而是由多种动物特征复合成的神兽形象。而且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乌古斯的“脸是苍色的”。“苍色”

原文是“柯克”。“柯克”的意思是“天、天空”和

“蓝色”。古代碑铭文献上，在腾格里之前常有“柯

克”一词，“柯克腾格里”可以汉译为“苍天”，表

示天神。天是人们崇拜的神灵，因而天之蔚蓝也成

为神圣之色。所以古突厥又常被称作“蓝突厥”，

其意为神圣的、伟大的突厥，表示突厥为天之骄子

而不可战胜。史诗描述乌古斯的“脸是苍色的”无

疑是告诉人们，乌古斯不是一个普通的凡人，而是

神之子，是神界下凡到人间的未来的英雄。 
史诗所述乌古斯英雄诞生时的相貌当来自于

狼的形象。我们注意到，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

的《阔阔托依祭典》里，就有异文说玛纳斯“⋯⋯

脸色铁青，是一只大公狼”[4]（P146）。它们的叙述如

出一辙。史诗在以后的叙述里也暗示了乌古斯同狼

的关系。乌古斯自己也说：“让苍狼做我们的呼号”。

无独有偶，哈萨克的沙甫拉西部即把狼作为部落的

呼号[5]。以英雄的祖先命名作为自己民族的呼号是

突厥语民族的传统。这个传统在哈萨克民间一直保

持到近世。人们相信，在战场上呼唤英雄祖先的名

字，自己就可以获得英雄祖先的勇敢灵魂，可以得

到英雄祖先的护佑。以苍狼为呼号，表明乌古斯人

也曾以苍狼为自己的始祖。后文叙述，在天光中出

现的苍狼为乌古斯征战引路，乌古斯因而所向披

靡，也是对这种以苍狼为呼号的注解。苍狼之色为

苍，乌古斯面色也为苍，二者正相合；乌古斯本为

苍狼，即指乌古斯人为苍狼之后。古代突厥人自以

为狼种，以狼为标志，相信狼主兴亡盛衰，狼成为

古代突厥人的保护神。在古代突厥语碑铭文献上也

多次提到苍狼护佑着古代突厥人征战胜利。史诗关

于乌古斯身世与诞生的叙述同古代突厥人的这种

信仰观念相合。 
史诗的这些叙述当来自乌古斯部的起源神话。

如同其他古代诸部的起源神话一样，乌古斯人也把

自己的始祖同某种动物联系起来。所谓史诗英雄乌

古斯的诞生，实指乌古斯部的起源，是人们对乌古

斯部起源的神话记忆。 
但是，史诗英雄的乌古斯其相貌虽以狼为原

型，却有发眉，这又是人的相貌特点。因此，乌古

斯具有人兽参半的相貌，而他的形体就更以人兽合

一为特征。《乌古斯传》现存回鹘文抄本上绘有乌

古斯的图形，那是一个有双足的“兽”，表明乌古

斯有一个人兽合一的形体。他既然是“人”，当然

应该是双足。《乌古斯传》该抄本另有一帧独角兽

的图形，清清楚楚地画出了独角兽的四足。两图相

对照可知，把乌古斯画成双足而不是四足，并不是

绘图者的疏忽。 
史诗英雄乌古斯为神之子，他不同于凡人，所

以他诞生之后： 
  这孩子只吮吸了母亲的初乳， 

  就不再吃奶了。 

  他要吃肉、饭和喝麦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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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开始说话了。 

这里无疑是突厥语民族英雄史诗常见的英雄

神奇降生母题的一种变异
⑤
。乌古斯是肩负着神的

使命来到人间的，所以史诗英雄乌古斯来不及逐日

逐月逐年地慢慢成长。他成长得很快： 
  四十天后他长大了， 

  走路了，玩耍了。 

史诗英雄乌古斯曾是人、狼合一的形象。但是

史诗在叙述乌古斯长大以后的形象时说： 
  他的腿像公牛的腿， 

  腰像狼的腰， 

  肩像黑貂的肩， 

  胸像熊的胸， 

  全身长满了密密的厚毛。 

这种叙述并非是后人所理解的文学比喻，应该

是长大后的乌古斯的实实在在的形体。他“全身长

满了密密的厚毛”，当然不是“人”，而是“兽”。

是一个人与公牛、狼、黑貂、熊等多种兽形合一的

形象，他的躯干还是狼的。这种形象同样是一种神

话的象征，表明了当初乌古斯部狼起源神话的解

体，以及被征服者氏族图腾神话的融入。这时，乌

古斯已经长大了。无疑，当初讲述乌古斯部起源神

话的蜕变，导致了史诗英雄乌古斯的诞生，而这一

神话的信仰内核逐渐化解，促成了乌古斯的成长。

但这位人间的英雄却又未能完全摆脱神的羁绊，他

还只能是个半人半神的英雄。 
史诗《乌古斯传》现存回鹘文抄本在叙述乌古

斯诞生形象的时候，特别绘有乌古斯诞生时的画

图：三条水纹线上有一个人兽合一的形体。这帧画

图足以引起人们兴趣的，不仅仅是乌古斯形象本

身，还值得注意的是：所画水纹线不多不少正好是

三条，而那兽是出于水。从画面上看，绘图者似乎

在很认真地向人们暗示：史诗英雄乌古斯的诞生还

有着更丰富的神话含义。不过，我们至少可以根据

哈萨克民间的神话材料把它理解为：三条水纹线的

底层含义不但指天地未开时宇宙的茫茫大水，也指

世界及万物均出自于水。所画水纹线是三条，其实

代表出自于水的上（天）、中（地上）、下（地下）

三界。这三界均由水相连通，天为上界，是水之源，

地下界为水之下游。人兽合一的乌古斯出于最上一

层的水纹线，表示乌古斯来自于上界，也就是来自

于天。乌古斯最初为狼形，面青。青色为蓝天碧水

之色，是神灵的标志。哈萨克民间传说，狼为腾格

里的宠物，是天神腾格里的使者。乌古斯因受命于

腾格里而从天界降临人间，所以史诗里又有乌古斯

的自白：“在腾格里面前我履行了自己的职责”。 
腾格里是突厥语诸民族古老神话里的伟大神

灵，腾格里神话是突厥语民族古老神话的核心部

分。“腾格里”的表层含义是指对于天神的信仰。

在突厥语民族的神话传说和古老的故事里，通常用

天光隐喻腾格里。 
《乌古斯传》在叙述乌古斯第一个妻子来历的

时候是这样说的： 
  有一天，乌古斯可汗正在祈祷上天， 

  这时，夜幕降临了。 

  忽然，从天上降下一道蓝光， 

  这光比太阳还光灿， 

  比月亮还明亮， 

  乌古斯可汗走近一看， 

  蓝光中有一位少女， 

  独自坐着。⑥ 
史诗说，乌古斯情不自禁地爱上了她，并且娶

她做了第一个妻子。后来，她一胎生了三个儿子，

分别是日、月、星。哈萨克神话材料里说，天神腾

格里创造了世界，并且创造了日、月、星[6]（P61）。

乌古斯的这第一个妻子是在天光中显现的，就是说

她是神女。天光代表天神，即腾格里。她一胎生下

日、月、星正是来源于腾格里创造日、月、星的神

话叙事。 
话题仍然回到天光。《乌古斯传》在叙述为乌

古斯引路的苍狼出现时说： 
  翌日黎明时候， 

  乌古斯可汗的营帐里， 

  射进来像日光一样的一道亮光， 

  亮光里出现一只苍毛苍鬃的大公狼。 

   

  ⋯⋯ 

  次日天亮时， 

  乌古斯可汗看到公狼在大军前面走着， 

  心中十分喜悦， 

  于是率军继续前进。 

在史诗的叙述里，这只苍毛苍鬃的大公狼引导

着乌古斯所向披靡，百战百胜。 
如同在突厥语民族的其他神话材料里一样，在

《乌古斯传》里，“天光”成为一种神话象征，隐

喻着天神。有趣的是，这种神秘的天光不是出现在

黎明时分，就一定会出现在夜幕降临的时刻
⑦
。 

但是腾格里神话的深一层含义是指对水的崇

拜，即民间所说的，世界出自于水，生命来自于水，

腾格里其初本为水。所以不但乌古斯的双腿同水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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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融，而且乌古斯第二个妻子的出世也是： 
  又有一天，乌古斯汗出外狩猎， 

  看到前方湖水中间有一棵树， 

  树窟窿中有位少女独坐。 

她是个非常漂亮的姑娘。 

  她的眼睛比蓝天还蓝， 

  头发好似流水，牙齿好比珍珠。 

树是生命的象征，它不在陆地上，却长在水中，

因为那水是生命的源泉。哈萨克的神话材料里说，

世界生成于水。从水中生成了天地，上、中、下三

界由水相连。中界为水的中游。又说，最初的陆地

无异于一个小岛或小山。乌古斯的这第二个妻子生

下天、山、海，正是这种神话观念的叙事表达。 
不仅如此，乌古斯第二个妻子是出自树窟窿。

史诗里还叙述说，克普恰克部族名也同树有关。这

些显然是基于树生人神话的叙述。学者说，关于“克

普恰克”的解释在现存抄本里似有缺文。不过，依

17世纪中亚史家阿布勒哈孜的《突厥世系》的叙述，
乌古斯可汗麾下有一名官员在战斗中死去，他的随

军妻子在野外一个树窟窿里生下一个男孩。当人们

把这件事情告诉乌古斯可汗的时候，乌古斯可汗给

他取名克普恰克[7]。事实上，“树生人”是突厥语民

族，乃至阿尔泰语系民族重要的神话母题之一。阿

尔泰人的神话材料里说，腾格里一声呼唤，树上有

了九条树枝，再一呼唤，九条树枝就生出了九个人，

他们就是最初的人类[8]。满族神话材料里更有柳叶

生人神话。《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记载说： 
考高昌王世家，盖畏吾儿之地有和林山，

二水出焉：曰秃忽剌、曰薛灵哥。一夕，有天

光降于树，在两河之间，国人即而候之。树生

瘿，若人妊身然，自是光恒见者越九，又十日，

而瘿裂，得婴儿五，收养之。其最稚者曰兀单

卜古可罕。既壮，遂能有其人民土田，而为之

君长。[9] 
值得注意的是，兀单卜古可罕神奇出生，既提

到了生于树，也提到那树在两河之间，提到了天光

降于树。这是一则君权神授的神话，当来自古老的

树生人神话在后世的变异和附会。此外，我们还注

意到，哈萨克民间就有所谓拜铁列克神树。据说拜

铁列克神树是通向上界的天梯，顶端通达上界，其

根部是通往下界的出入口。但拜铁列克实为来自自

然界的杨柳科乔木，生命力极强，在多水潮湿地带

生长得尤其旺盛。史诗《乌古斯传》关于乌古斯第

二个妻子来历和“克普恰克”族名的解释恰与哈萨

克民间的这种观念相合，与突厥语民族，乃至阿尔

泰语系民族神话观念相合。 
树不仅是生命力的象征，同时还是连通上、中、

下三界的天梯。既然它通往天界，在神树下祈天便

是萨满教重要的仪式场所。汉文史书《周书·突厥

传》在记述古代突厥人的狼种起源传说之后，还有

另一段文字，即： 
⋯⋯（突厥先世）纳都六设有十妻，所生

子皆以母族为姓。阿史那是其小妻之子也。纳

都六设死，十母子内欲择主一人，乃相率于大

树下，共为约曰：“向树跳跃能最高者，即推

主之。”阿史那子年幼，而跳最高者，诸子遂

奉以为主，号阿贤设。 

所谓“相率于大树下，共为约曰：‘向树跳跃

能最高者，即推主之。’”应是在宇宙树下所做的萨

满教祈天仪式。在后世民间，萨满教仪式要立神杆。

神杆是宇宙树的象征。在后世哈萨克民间，萨满巫

师作法时则有神绳，他们把白色羊毛搓成的绳子从

天窗垂直吊到地面，钉进地下，以此象征宇宙树；

萨满巫师一般又选择枣树枝系在象征宇宙树的绳

子顶端，它象征宇宙树枝叉，供神灵栖息用。史诗

《乌古斯传》结尾部分说到晚年乌古斯召集大会，

把国土分封给儿子们： 
  乌古斯可汗坐在大帐里， 

  在大帐右方立了四十庹长的一根木杆， 

  杆顶上挂着一只金鸡， 

  杆下拴着一只白羊。 

  在左方也立了四十庹长的一根木杆， 

  杆顶上挂着一只银鸡， 

  杆下拴着一只黑羊。 
史诗所叙述的显然是乌古斯分封国土时所举

行的萨满教祭典仪式，所谓“四十庹长的一根木杆”

即为象征宇宙树的神杆，而所谓“金鸡”“银鸡”
⑧

当为萨满巫师的灵魂，至于“白羊”“黑羊”或许

是象征萨满巫师所呼唤的神灵。而萨满教的巫术又

有黑巫术和白巫术之分，所谓“白羊”“黑羊”似

乎同所实施的这两种巫术有关。但它同时或许也暗

示着我们，乌古斯所举行的萨满教祭典包括着祭祀

天神和地神。“白羊”为祭祀天神，“黑羊”为祭祀

地神
⑨
。这里可以引用一则蒙古族材料作为佐证。

据称，在太古时，世界是一片混沌。后来，在长时

间的胎动中生出了黑白和清浊。不久，清的和明亮

的部分飘浮起来变成了天；浑浊的阴暗的部分沉积

下来变成了大地[10]（P145）。也就是说，白与天认同，

黑与地认同。因此“白羊”祭天，“黑羊”祭地。 
史诗《乌古斯传》的叙事有丰富的神话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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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还应该提到史诗里出现的神秘数字。《乌古斯

传》全文并不很长，却 7次出现了“40”这个数。
例如“四十天后他长大了”，乌古斯“让人打制了

四十张桌子和四十条凳子”，“四十天之后，来到了

慕士塔格山下”，在乌古斯可汗坐的大帐左、右方

各“立了四十庹长的一根木杆”，等等。“40”其实
是“4”的十倍数。就是说，“40”所具有的某种神
秘意义来自于同神秘数字“4”的互渗。“4”是“40”
的根据，是一个基本的神秘数。而“4”成为神秘
数字是从四方位空间观念抽象出来的宇宙数。哈萨

克的古老神话说，大地初始，摇撼晃动，以致洪水

漫溢，是创世主用山和巨石压住大地四极（四角），

大地不再晃动，人类才有了安定的生活空间。这是

神话对确定四方位空间意义的隐喻性说法。“4”曾
经被原始先民用于统合宇宙万物，是观念范畴稳定

的结构数，并由此成为神秘数字而影响到后世。 
在《乌古斯传》还有一个数，这就是“3”。它

在《乌古斯传》中直接重复出现了 13处，比“40”
出现的次数还多，“3”并且还是这部文献一再重复
出现的基本叙事模式数。诸如文献里说，乌古斯不

再吃母亲的奶后，“他要吃生肉、饭和喝麦酒”，所

述饭食为“3”；乌古斯长大以后，“他放牧马群、
骑马、打猎”，所述行为数为“3”；乌古斯的第二
个妻子貌美：“她的眼睛比蓝天还蓝，头发好似流

水，牙齿好比珍珠”，从 3 个方面描述她的美貌；
乌古斯在出征的路上见到一座房子，“房子的墙是

金子做的，天窗是银子做的，门是铁做的”，墙、

天窗、门共有 3 样；“乌古斯可汗的军队，侍臣和
人民”获得无数战利品，所述结构成分也为“3”；
为了运载战利品，以至“马匹、骡子和犍牛不够用”，

所述结构成分又为“3”；如此等等，以上是几个明
显易举的例子。另外，乌古斯为了捕获独角兽而连

续 3次出猎；乌古斯虽是在苍狼引领下百战百胜的，
但是传说里只有 3 次提到乌古斯由苍狼引领着出
征；又如关于日、月、星三子和天、山、海三子的

叙述等。“3”成为神秘数字依然是来自于对具体空
间方位的抽象。但“4”所由以抽象的具体空间方
位是从中心向四方的延伸，即四个方位；“3”所由
以抽象的具体空间方位则是从中心向上下的延伸，

它的神话表述就是宇宙三分之说[11]。 
史诗叙述说，在乌古斯为分封国土而举行萨满

教祭典之前，他身边的乌鲁克·吐尔克梦见一张金

弓和三支银箭： 
  这张金弓从东方一直伸延到西方， 

  三支银箭则指向北方。 

乌鲁克·吐尔克梦醒之后，把这“上天在梦中

的启示”告诉了乌古斯，于是第二天清晨，乌古斯

命令他的儿子们： 
  太阳、月亮、星星你们三人去向黎明之方， 

  天、山、海你们三人去向黑夜之方！ 

乌古斯的儿子们奉命出发了，太阳、月亮、星

星在路上得到了金弓，天、山、海在路上得到了三

支银箭。这里所叙述的是东西南北四个方向，也就

是指乌古斯的儿子们继承乌古斯伟业，征服了世界

四方。所谓“黎明之方”即东方，即“金弓从东方

一直伸延到西方”：从东到西；所谓“黑夜之方”

即指北方，“银箭则指向北方”，即从南到北。完成

征服大业之后，乌古斯便举行分封国土的萨满教祭

典。哈萨克以右为南，以左为北。祭典上所立神杆

一个在乌古斯大帐右方，即南方，上有金鸡，与金

弓相认同；另一个神杆立在乌古斯大帐左方，即北

方，上有银鸡，与银箭相认同。这种以右为南，以

左为北的四方位观念有着古老的神话底蕴。日出东

方为黎明；日中为南方，是太阳升至空中最高的正

午；然后西移，至西方日落。按照原始思维的逻辑，

太阳隐没之后必然还有一个去处，那里并且也应该

有一个与日中相对的空间位置，太阳经过那里之后

才又从东方升起。那太阳从西方隐没后的去处便是

北方，为“黑夜之方”，是地下“空间”。于是，东

南西北四方和上中下三界相统合，乌古斯的儿子们

继承父业，威震宇宙，乌古斯最终在腾格里面前履

行了自己的职责。 
 

注释： 

①有关《乌古斯传》的写本、语言、内容、研

究等情况请阅耿世民汉译本《乌古斯可汗的传说》

“导言”，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 年。 

②文中所引《乌古斯传》汉语译文，均据耿世

民汉译本《乌古斯可汗的传说》“导言”，新疆人民

出版社，1980 年。 

③“求子”是突厥语民族勇敢征战者故事和英

雄叙事诗里的常见母题，通常也是英雄叙事诗情节

的基本构成之一。在突厥语民族勇敢征战者故事和

英雄叙事诗开头，通常有这样的叙述：英雄的主人

公未诞生前，他们的父母总会因无儿无女而苦恼、

悲伤不已。于是便舍弃财产向神灵求子，直到神灵

答应他们会得到子女为止。这就是所谓“求子”母

题。之前往往还会有“无子嗣者受歧视”母题，即

在英雄的主人公诞生前，父母已年老，虽富有，却

无儿无女，因此备受歧视，以至于受到污辱。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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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突厥语民族英雄叙事诗和各种勇敢者故事里的

常见母题。这种母题通常是英雄叙事诗情节的基本

构成之一。以上这两个母题在具体作品里或繁或

简：繁，可能是一个完整的情节，简，也可能只是

用一两句话来交代。 

④《地球与神牛》、《神牛支撑大地》、《公牛驮

大地》，分别见满都乎主编《中国阿尔泰语系诸民

族神话故事》第 30 页、第 57 页、第 80 页，民族出

版社，1997 年。 

⑤英雄神奇降生是突厥语民族史诗常见母题，

也是突厥语民族史诗的基本情节构成之一。英雄神

奇降生通常会讲到英雄的母亲怀孕时必须吃特殊

食物，英雄降生前后自然界会有异象出现，英雄出

生时可能手握血块、可能一降生就能走路，可能说

着话来到人世等等。 

⑥史诗还描述了这位神女的容貌，说她笑，蓝

天也笑；她哭，蓝天也哭。这不能不使人想到维吾

尔族神话材料《爱瑟玛美女》，据说自然界的各种

自然现象都起因于女天神爱瑟玛喜怒哀乐表情的

变化。见满都乎主编《中国阿尔泰语系诸民族神话

故事》第 30 页，民族出版社，1997 年。 

⑦在突厥语民族，乃至阿尔泰语系民族表现君

权神授的感生神话里都会叙述到天光不是出现在

黎明时分，就是出现在夜幕降临之际。例如后文提

到的《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里，天光是出现在夜

幕降临时分。 

⑧在突厥语民族的萨满教信仰中，通常以鹰、

天鹅、鸽子而不是以“鸡”为圣鸟。在同属阿尔泰

语系的满族，也只有《尼山萨满》中提到萨满教祭

品里有“三年的公鸡”。史诗《乌古斯传》里的木

杆上何以挂鸡，有待查考。不过，古突厥人曾信奉

过起源于古波斯的拜火教。在古波斯，鸡为神圣鸟

禽。史诗《乌古斯传》里木杆上的鸡或许受此影响。 

⑨据载，契丹“国有大事，则杀白马灰牛以祭。”

见《契丹国志》上海古籍出版社本，第 1页。文献

中有关于满族“对天杀白马，对地杀黑牛”以祭的

记载。见《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中华书

局本。第 30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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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arrative Original Subject of Wu Gu Si Mar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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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pic of Wu Gu si Margin is based on the mythologies of Wu Gu Si tribe’s origin and it 
develops by absorving the cream of kinds of mothologies, legends, stories and ballads from some ancient tribbes 
of Turk extensively. It is mothologies that furnish the fodders for the epic and entrust this epic a shining luster. It 
has an important meaning for the study of Turk’s culture including Kazak. Because the heroic epic Wu Gu Si 
Margin grew up on the ancient Turk’s mythologies which offered to us lots of important mythic subjects and clues 
and that they can be the evidences equal with the Turk’s national mothologies and legends including Kazak. More 
over its content refers to some ancient tribes which relate to the origin of Kazk, it can supply plenty of precious 
materials as reference for Kazak’s mythologies and lege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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